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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童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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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个酒店，
酒店的五楼有一个健身
房，健身房中有一个长方
形游泳池。因为离家近，
那里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
方。在照顾身体上，我是
个很注意的人，多年来一
直坚持着锻炼习惯，比如
仰卧起坐，比如做俯卧撑，
比如腿的塑形，四肢的拉
伸，比如游泳……
不过以前我不是
这样的，那时候我
很自豪自己的身
体状况，好像从来
不闹病，当然这种所谓“从
来”指的是不闹严重的病，
小病灶在我看来，属于正
常现象。
患感冒，不新鲜吧？

十几年前，我每年都会患
几次感冒。感冒来了，吃
一点药休息几天就过去
了，有什么可在乎的，谁不
会感冒呢？那时候，印象
最深的是每年开放暖气之
前和关闭暖气之后的七八
天之中，我们周边的温度
环境会有变化，温度降低，
身体随之会有反应。其实
北方冬末和初春的这种冷
在我们早已经是习以为常
的了，大多数人都不以为
意。直到有一次，一个朋
友对我说了一句话。
那是一次演出之前，

我们在后台做着准备，我
和歌唱家方明在一起，我
拿着一个纸杯接热水吃
药，又拿出润喉的含片放
在嘴里。方明问我，你吃
什么呢？我说，我有点感
冒，嗓子不太听使唤，用药
激一下，可管用呢。我还
在得意自己的这种临时处
理方法，却听得她说：吴
霜，你怎么总在感冒啊？
啊？我总感冒吗？我

皱眉想了一下，确实，上一
次也曾经是演出前感冒

了，需要用药来改善嗓子
的状况才能把演出对付过
去。我还自我感觉良好，
跟人家炫耀，说我知道在
嗓子出问题的时候用什么
药可以让嗓子在上台前完
全恢复正常，顺利完成演
出任务。可方明姐的直白
问话一瞬间刺激了我，“你
怎么总感冒呢？”

是啊，感冒不是好事
啊，尽管你可以用药物把
感冒扛过去，尽管你在嗓
子不听话的时候依然可以
圆满完成任务，可你怎么
总在感冒呢？一直自认身
体强壮的我没有注意到这
一点吗？每次演出前发现
自己感冒了，难道这不是
很糟糕甚至是一件丢人的
事吗？那句话使我重视起
来了。不能总是感冒！我
把眼睛对准家附近的那家
酒店的健身房了。那里应
该是我改变现状的
起点。我去买了一
张次数卡，去一次
划掉一次，而我并
不是冲着健身房的
那些仪器去的，而是看中
了那个二十五米的泳池。
酒店的健身房在五

楼，环境安静优雅。长方
形的游泳池总是一汪蓝色
的宁静，因为没有很多人
在游泳，不像我去过的有
些游泳池，很多人在里面
像下饺子一样的喧嚣不
已，让人望而心怯。而这
个泳池里经常的只有几个
人在缓缓游动，池边摆着
几个休息用的躺椅，另一
边还有两个圆形的温泉热
水池，这真是个太好的健
身之地。

小时候我和其他孩
子一样爱动不爱静，在小
学二年级的时候，体育老
师领着我们去什刹海天
然游泳池学游泳。水池
很浅，两个孩子互相帮着
学游泳，一个拉着另一个
的手站在水里慢慢向后
走，被拉着的一个身体就
在水中浮了起来，第一次

浮在水面的感觉
十分神奇，我到现
在还清晰记得把
脸埋在水中的体
验，屏住气息紧闭

眼睛，心脏突突地跳，深
刻的危机四伏的感觉！
但是孩子的心永远

都是有冒险意识的，战胜
未知的风险也似乎是天
生的能力。我就是自己
在那个著名的什刹海天
然泳池里学会了游泳。
在家里，把脸埋在一个装
满水的脸盆里练习憋气，
还睁开了眼睛，我看到了
水中的光线，光线照射所
产生的一丝丝水的花纹，
光线随水的移动而四散开

去，各种颜色在移
动中变幻，那是一
种美感，脸盆里的
水世界让我继续对
游泳产生兴趣。我

是在体育老师的监督之下
完成了游泳的学习之旅。
这是我感到骄傲的一件
事，因为我知道并不是每
个去什刹海泳池的孩子都
学会了游泳的，大多数孩
子不敢把脸放到水里去，
他们战胜不了那种对水的
恐惧感，一般都是选择放
弃。
而就是在这种基础

上，成人后的我每天去那
个酒店泳池了。比起当年
的天然泳池，这难道不是
天堂吗？小时候的我从来
没有游过两百米以上，因
为那已经让我觉得疲惫，
本来也没人要求我做个

游泳健将，干嘛费那个
劲？但是现在不行了，我
不能做一个总在感冒的笨
蛋！我向这片二十五米的
泳池发出了求助信号。
开始时游一二百米就

已经喘息不已，于是只得
停止，后来是三五百米，七
八百米，再后来游到一千
米，中间扒着池边休息几
秒钟，但决不能停止，我差
不多天天都去。其实最要
克服的并不是游起来，而
是刚下水时的那种冰冷的
触感，三十几度的身体忽
然被二十几度的冷水浸泡
就像是一种炼狱，人被冰
冷所包围，要过几分钟才
能适应。
从那以后，我惊奇地

发现，我几乎再也不感冒
了！那个总会感冒需要
在演出前吃药的吴霜消
失了，再也不会为嗓子沙
哑上火着急了。我十分
迷恋那一片深蓝色的池
水，几天不去就会想念那
里。春夏秋冬，十几二十
年来从未间断。后来的
日子里我连续开过好几
十场个人演唱会，从来没
有因为嗓子问题耽误过
演出。这种成就感非常
的扎实。
每次去泳池的时候

我总会心怀感激，那似乎
成了我力量的来源，我相
信它，信赖它。对我来
说，它是神秘的、玄妙的
并且是无解的。

吴 霜

无解的泳池

封控在家的日子，老年大学的钢琴班照常上课，在
网上。每周一次，教了新的，自己弹会了，再录音录像，
贴到班群里，请老师指正。这个过程，以前对于我这样
水平的很有压力，这一次，突然觉得这样翻来覆去、趔
趔趄趄的过程，是会使自己慢慢平静下来的，于是专注
起来。我的呈现在录像里的双手，手背青筋暴突，手型
不好看，有点羞于见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自己看
着，会想起那些知青岁月，想起后来，各
种原因针头长时间扎进血管输液的日
子。人生就是这样。
我把原先没仔细看过的钢琴教材又

翻看一番，那是给小学生初学者的，编得
很有趣，也好听。简单的视角，简单的旋
律，有一首标题是“猫头鹰的问题”，猫头
鹰能有什么问题呢？那曲调低沉纠结，
我看得笑出来。音乐有时能表达语言到
不了的地方。
我在手机上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看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崔健和
罗大佑的个人演唱会，牵引出多少曾经
年轻的回忆。有时，一边听，就站在阳台
的窗边，望野眼。凭窗是个很好的位置，看着外面可望
不可即的世界，音乐就给想象插上了翅膀。
那年，我们站在滑雪场高台的栏杆边，梁晓说那个

有着500米超长滑雪道的室内滑雪场，在西欧是有名
的。附近一些国家的滑雪爱好者也常常来，开车有的
都不需要1小时。他家所在的诺伊斯，是一个距离杜
塞尔多夫15分钟车程的小城市，两千年前古罗马军团

的驻地，滑雪场就在附近。长长的弧形
的滑雪道一览无余，道上的冰雪结实晶
莹，呈浅灰色。那些脚下踩着滑雪板的
人们，冲上滑下，大呼小叫。他说以前他
和儿子也常来滑雪。后来呢？我小心翼

翼地避开了“后来”，他的病已到了晚期。那天，正是索
契冬奥会开幕，滑雪场进门处的电视屏幕里转播实况，
里面冰雪世界的欢腾和此地扛着滑雪板的人们交相呼
应。我们聊了俄罗斯音乐。我说很喜欢肖斯塔科维奇
的交响曲，那个圆舞曲，一圈一圈有力而沉稳地扩散开
去，谁也挡不住。他的照片很紧张严肃，不知道是苦还
是酷。
后来我们去杜塞尔多夫参观了海涅故居，已是不

留痕迹的故居，但那首《乘着歌声的翅膀》却一直在心
头回响。那里的冬天雾霭重重，少有阳光，歌声呈示的
天国花园般的灿烂，却不可阻挡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
了几百年，“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
两年后梁晓在诺伊斯去世。最后的时光，他完成

了记述自己和父辈两代人的故事，旅居海外几十年，存
在心里的，还是故乡。按照他的遗愿，他是捧着这本书
火化的。
重回生活常态后，我想去看现场的音乐会，和许多

人一起，面对面，肩并肩，看真人演出。失而复得，那样
的交流和分享，原是寻常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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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桂，儿时邻里伙伴，人黑瘦，眼小
有光，却不停眨巴，像天上星星。在孩
子堆里，他就是个王，玩打仗游戏时，只
要阿桂高举右手，手指弯曲张开成手枪
状，大家就跟着他，一起呐喊往前冲。
不过，最让人佩服的，要数阿桂会打弹
子。
打弹子，算是一项智力游戏，男孩

几乎都喜欢。玩耍时，通常在弄堂或打
谷场，找一方平地，用白粉圈画一方地，
找一块红色八五砖，斜放三十度，用来
发弹子。游戏参与者先用石头剪刀布
发拳，赢者优先发弹子。发出弹子如在
界内，发得最远者可优先击打别人弹
子，打中归己所有。但如果弹子发出界
外，则把弹子放在前面划“王”的笔画
上，任人“攻击”，而自己则不能击打别
人弹子。因而发弹子尤为谨慎，全凭自
己手感。
能玩这项游戏者，先要有弹子，最

好是簇新透明的玻璃彩弹，那些不透明
的“野乌弹”，会不让玩的。众伙伴里，
阿海家有钱，他的玻璃彩弹最多，可他
打弹子不精，打出的弹子软绵无力，被

人笑称“老太婆弹”，因而总是输。于是
阿海央求阿桂，要他帮自己打，赢了，分
弹子给他。
就这样，伴随一阵穿堂风，阿桂上

场了。他秒停眨巴的眼睛，瞄了一下游
戏场地，看平整如何，有无凹凸，然后走
到发弹砖前，捏弹、弯腰、敲砖。彩弹像
个精灵，一路悄悄
向前，直至底线附
近，阿桂如愿，优
先击打弹子，不过
对方弹子距他较
远。只见他略微弯腰，两脚八字开，左
手叉腰，左眼一闭，右眼一瞄，弹子从裤
裆下一飞，宛如抛物一线，只听清脆一
“叮”，打中弹子了，阿桂一笑，阿海也
笑，拿起被击中弹子，往裤袋里一塞。
游戏继续，阿桂屡打屡中，阿海憨

憨直笑，赢来的弹子已塞满裤袋。游戏
结束，守信的阿海给阿桂几粒弹子，并
谦谦上前，讨教经验。阿桂说，侬打弹
子人收得太紧，大拇指把弹子扣得太
紧，弹拨时力道吃不准，也就打不准。
阿桂随即拿粒弹子，给阿海示范，大拇

指摁住弹子，适度宽松，又轻轻一拨，弹
子如出膛炮弹，稳稳前抛，看得阿海惊
掉下巴，直跷大拇指。不过，这“适度”，
阿海终究没得领悟。
有了弹子的阿桂，可以当家作主玩

游戏。又是一阵穿堂风吹来，不紧不
慢，凉爽徐徐，阿桂看了看游戏的长方

地，若有所悟。
游戏开始，轮到
自己先发弹子，
他依然掌控力
度，让弹子滚到

最远，获得打弹先机；若是别人先发弹
子，而且弹子已近底线，超越几无可能，
他就利用场地宽度，把弹子发到边侧，
先躲避别人击打，后期伺机反击，也常
获得成功。这以后，阿桂发弹子、打弹
子越发拿捏自如，越打越顺，眨巴的眼
睛，又开心地眯成一线。
都说打弹子有魔力，此话不假。你

看输者不服，赢者很难脱身。于是树林
边、弄堂里、场地上，极目视野，昏暗路
灯下，斑驳众人影，喧嚣盈满天。参玩
者神情专注，围观者兴致盎然。低头看

去，白色圈画方地，红色发弹砖头，滚滚
向前彩弹，小伙伴玩得神魂颠倒，忘乎
所以。此时，黑瘦的阿桂却鹤立鸡群，
伴随连续击中对方弹子“叮叮”声，阿桂
裤袋里弹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沉。以致
游戏结束，阿桂常常一手提着裤子，一
手抹了一把鼻涕，乐颠颠跑回家。
生活中，擅琢磨、会打弹子的阿桂

在篮球场上，底线三分投篮，收放自如，
也很有手感，屡投屡中。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阿桂当兵了，他枪感好，枪法准，
不久被选为特种兵。攻打老山前夕，他
作为工兵，用金属针探测排雷，手感极
好，排出很多雷，后荣立二等功。
不过，阿桂十多岁时搬家，将近半

个世纪过去，我一直再没见到他。但儿
时他打出的玻璃彩蛋，至今一直在我眼
前浮现。

曹益君

阿桂打弹子

一
病毒之凶遍地来，
纵横豕突祸吾侪。
霎时华夏风雷起，
奋我人民逐疫灾。

二
同纾国难意铮铮，
南北东西战正盛。
剿灭疫魔能指日，
只因众志必成城。

三
万众一心共枕戈，
疫魔问尔竟如何？
但看冬去春风漾，
环宇又传逐逝波。

四
俊彦每从锤炼出，
古来多难可兴邦。
疫灾我料应如是，
否极当期日月昌。

华振鹤

抗疫词 媒体常有报道：图谋不轨的
人利用交友行骗，告诫人们要警
惕“交友陷阱”。那么，快速交友
是不是根本不可行了呢？
其实，生活中经常有需要快

速交到朋友的场合，比如说，你被
指派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工作，
或者拿到某国外大学的奖学金，
而他（她）在那个城市举目无亲，
在这种情况下，亟须快速地交到
知心朋友。
几十年前，我有一次快速交

友的经历。那天，我在黄浦公园

和一位名叫杰姆
的美国人聊天，
他是一位儿科医
生，来南京参加
一个霍普金斯大
学举办的研讨会，顺便来上海旅
游，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外国
人对中国的一切很好奇。我们相
互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交谈十分
愉快，分手时彼此留了通信地址，
他还送我一本《全国地理》杂志。
杰姆和我的友谊持续到现在四十
多年了。初次相见时我们从见面

说“哈罗”到互
换通信地址，花
了不到一个小
时，真可以说是
快速交友。

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说是
心理学家在实验室做过“快速交
友”的测试，要求陌生人通过45

分钟的交流，建立起紧密的关
系。他们认为交友成功最关键的
一点就是要逐步地展开自己，和
对方交流个人信息。
参加实验的人两人一组，每

人得到三组卡片，卡片上有12个
问题，必须按次序轮流回答。第
一组的问题对个人情况可谓浅尝
即止，如“打电话给人以前，你是
否会先预习一下如何说？”“记得
你上次自己对自己唱歌是什么时
候？对别人呢？”等等。
第二组卡片的问题比较个人

了，如“你最可怕的回忆是什么？”
“你有没有梦寐以求做成一件什
么事呢？你为什么没有做成呢？”
最后一组问题是高度私密的——
“你最后一次流泪是在什么人面

前？一个人暗自流泪又是
在什么时间？”“你的家人
中，谁的去世会使你最难
受？”专家要求问答完了以
后要称赞对方，说明你喜
欢对方的是什么，尝试与
对方建立起关系。这一切
都得在45分钟以内完成。
完成这个测试的关键

在于必须循序而行，和对
方互动，如果一方谈自己
的事情过多，则会使对方
失去兴趣。
上述快速交友的技巧

也可以用在生意场上、邻
里关系和两性浪漫关系
上。彼此敞开心扉也需要
有火花点燃。当你希望更
多地了解对方时，你不妨
说出某件私人的、有点使
自己尴尬的事情，比如说，
你离过婚，你现在正在待
业等略带自贬的话题，这
些就是火花，它点燃对方
的好奇心，也会使对方敞
开心扉。

周炳揆

快速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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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三岁的
我们，很多时光是
在河浜中度过的，
请看明日本栏。

地铁上 （油画） 黄 石


